
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 

——访张奠宙教授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笔者与叶中豪先生拜访了数学教育家、华

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奠宙先生。茶香、书香四溢，不久我们就切

入了正题。 

张奠宙（以下简记为“张”）：近来我十分关注数学文化，一直在

思索如何营造优秀的数学文化。 

数学文化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我国现代数学起步于 20 世

纪初，到 2002 年有实力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经历了近 100 年。 

数学文化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滋养。 举一个例子，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北京天津，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出了很多好的数学家；

在南方的杭州、温州，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出了不少好的数学家。

但商业文化最发达的上海，却并未孕育出多少数学家。 

沙国祥（以下简称“沙”）：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具有明显的理性

特点。 

张：这是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的产物。由于奴隶主之间彼此

平等，所以需要“证明”和说服。 于是，“对顶角相等”虽然看起来

十分显然，但仍然用“等量减等量， 其差相等”的公理加以证明。

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数学成就。 主要典籍是《九章算术》。那是数学家

向君王提出如何丈量田亩、征取税金、摊派徭役、计算土方”等实用

数学问题的总结。在这样的君臣不对等的政治环境下， “对顶角相



等”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决定了两种数

学文化的走向。 

沙：现在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对几何证明的要求降低了。 

张：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数学。对多数学生，关于证明的要求不

必过高，但对优秀学生，这方面应当加强。项武义教授指出，中国数

学教育要强调理性精神。 

沙：公理化重要吗？ 

张：公理化思想重要， 但不是数学的核心。1970 年前后许多西

方发达国家的“新数学”运动，将活生生的数学等同于逻辑、公理体

系， 结果失败了。不能认为数学就是逻辑。那是把光彩照人的数学

女王，在 X 光照射下变成了干巴巴的骷髅。数学还是要依靠猜想和

想象，逻辑只是保持数学健康的卫生规则（大数学家 H Weyl 语）而

已。 

沙：有时，人们将猜想、探索过程看得太简单，如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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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指的是创造性的想象。例如由一次方程到二次方程的求解，

自然会问三次、四次方程如何·， 五次方程是否有根式解，超越方程、

微分方程…， 每一次扩展都是全新的数学视野， 需要新的概念和架

构。 

沙：怎样使数学变得有血有肉？ 

张：应该直面原初的现象或数学问题，从中引出数学的思想方法。

如概率论起源于对赌金期望值的研究；控制论的产生，与实战中对火



炮控制的需要有关，并且得益于神经系统反馈机制的启示；信息论肇

始于通信技术中有效信息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香农发现信息与概率

有着密切的联系。 晚近的小波分析， 混沌理论， 分形数学，金融

数学技术等等， 都起源于实际问题。 黎曼猜想、歌德巴赫猜想等也

是原始问题。 

沙：钱学森认为，数学不是个别人的技巧，而是一种眼光、一种

看法。例如，比赛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最低分，可以用统计的眼

光去看。我们再谈谈数学教育改革。 教育上的事情也许“新”的不

一定都好。 

张：教育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 外国的东西不宜照搬。我国有

科举考试文化，严谨的考据文化， 熟能生巧的教育文化，善于计算

的数学文化等等。我国数学教育有自己的优势，如重视数学“双基”，

注重“启发式教学”、“变式教学”。这些传统需要继承， 也需要更新。

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可故步自封。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 必

须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而在教育上，似乎无

须“转变”观念， 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提高认识也就够了。因

为原来的教育并不是错误的教育。 

沙：的确，各国的数学文化、数学教育往往有自己的特点。 

张：应倡导多元的民主的文化。例如俄罗斯数学教育强调基础性、

理论性；而美国的数学教育更注重探索与创新，鼓励个性发展。基础

与创新，是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不能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台湾搞数

学教育改革，热衷于学生自主建构，忽视了基础，曾导致学生计算能



力大大下降，甚至连 23×5 这样的简单乘法也不会。台湾学者说：“我

们要深思熟虑的”建构“， 不要盲目跟风的“贱购”！ 这也值得我

们深思。 

沙：课堂上如何体现数学文化呢？ 

张：数学文化往往狭义地理解为介绍历史上的数学家和数学事

件。 其实应当结合课程内容展开。以文学为例。对称和对联， 就有

共同之处。 “清风”对“明月”，上联变下联，正如对称图形， 变

过去相互重合一样。都是变换后的不变性质。徐利治先生把“孤帆远

影碧空尽”当作“极限”的意境。 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

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一维时间和三维空间

的结合“。人类的文化是相通的。 

沙：我国有自己的国情。现在升学压力大，课时任务紧，怎样处

理好“打基础”与“探索创新”之间的关系？ 

张：探索创新是复杂的过程，如果什么都退到原始去探索，既不

可能，也无必要；同样，也不能什么都要求彻底理解，有些内容可以

先接受，日后慢慢理解领悟。数学开放题是有利于创新的， 如果能

够和基础相结合1， 就更好了。在打好基础之上创新， 在创新指导

下打基础， 这是未来大家探索的方向。 

沙：谢谢张教授，我们从您的谈话中受益匪浅，以后我们杂志上

要多多渗透数学文化内涵。 

                                                        
1 浙江省教材中有“钟面数字问题”： 将钟面上 12 个数字添上正负号，使之代数和为零。 答案有 26 个。 

此题开放度大， 但是密切结合正负数运算。做到了打基础与创新的有机结合。 


